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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湾浅浅的海峡回响着希望之歌
□欧阳逸冰

蕴含传统戏曲神韵的佳作蕴含传统戏曲神韵的佳作
□□周育德周育德

诗人余光中曾轻轻地吟唱，这一湾
“浅浅的海峡”，贮满了乡愁。殊不知，这湾
浅浅的海峡也曾回响过豪迈的胜利之歌，

“开辟荆榛逐荷夷”；也曾回响过剜心的悲
伤之歌，“不堪挥泪说台湾”；还曾回响过
团聚的渴望之歌，“（宝岛是）东海捧出的
珍珠一串”；又曾回响过深深的悲怆之歌，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近日北京的舞台上，一台福建高甲

戏，以饱满、乐观、自信的戏剧弦歌，让我
们听到了海峡的涛声回响起了希望之歌：

“雨仔雨蒙蒙，送君去出门。举起为君遮雨
伞，俯落为君穿草鞋，问君何时返家
门……”这难分难舍的依依之情，犹如千
条万条金色的丝线，把大陆和宝岛台湾紧
紧地编织在一起。“问君何时”4个字充满
了希望之情，珍爱之心，手足之义。

传奇之真意。这出戏虽为现代戏，但
它颇具戏曲艺术传奇性的特征。“古人呼
剧本为‘传奇’者，因其事甚奇特”（李渔
语）。一对年轻人的爱恋姻缘竟然是从“敌
对双方”的关系中产生的：1958年“8·23”
炮战时期，阿燕的阿婆和阿爸在海边发现
了一具漂荡在水面上的国民党唐姓连长
的遗体。善良的阿婆和阿爸想到这个唐某
家中也有老母妻儿，便悄然将其埋葬在围
头村的土地上。若干年后，阿燕为替阿婆
询问1949年去金门做小生意，至今未归
的阿公的消息，毅然登上渔船，寻找金门
渔民老乡打探。不料，她竟结识了英俊而又
友好的小伙子唐越，此人正是阿婆阿爸悄
然埋葬了的唐姓军人的儿子……

这正是全剧传奇性的由来和基础。
“事不‘奇’则不‘传’”（孔尚任语）。那么，
传奇究竟是什么？明末艺术家周裕度说
过：“奇而传者，不出之事也，实而奇者，传
事之情是也。”这是深刻、精辟、精准的挖

掘，于后学者十分有益。奇，不是不顾一切
的猎奇，造奇，为奇而奇，而是在奇人奇事
中提炼出感人肺腑的真情。高甲戏《围头
新娘》就是这样，在无巧不成书、偶然相
遇、奇妙惊讶的底里，是真实、朴素、善良
的真情，民之心，民之情。

在炮战期间，阿婆冒着炮火，放出“我
的亲人，盼你回家”的大风筝，这是阿婆对
在对岸的丈夫和同胞的殷切之情；面对

“敌方”军人遗体，想到的是死者的妻儿老
小，为其埋葬，使之入土为安，这是两岸同
宗同族的骨肉之情；阿燕执意来到海上渔
场，寻找金门乡亲们，打听阿公的下落，这
是“凡今之人，莫如兄弟”的信任之情；唐
越与阿燕一见钟情，互赠礼品，道出各自
家事，这是乡亲久违相见的友爱之情；阿
燕、唐越相守岁月，互相期待，这是相恋的
忠贞之情；阿燕引领唐越找到其父的墓
址，让其得以祭拜……唐越又四处查询，
终于打探到阿公的下落，让阿婆为丈夫善
终而心安，这是“脊令在原，兄弟急难”的
连心之情……而结尾的热闹婚礼，唐越从
金门前来围头村迎亲接新娘，两地乡亲们
的欢天喜地，又岂止是为了这一对小夫
妻，那不正是对两岸相融为一家，九州团
聚成一统的殷殷期盼吗？

传奇性在高甲戏《围头新娘》里，不仅
仅是技巧的使用，而是为表达两岸之间

“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的中国人心心相
印、心心相连的同胞之情。不管这出戏还
有哪些可以磨炼的地方，这是该剧最宝贵

的价值，尤其在当前。
民族化之精髓。高甲戏《围头新娘》

的另一个重要成就是鲜明地道的民族
化，用流行于闽南、台湾一带的高甲戏来
表达两岸人民的共同愿景，真是再合适
不过了。《围头新娘》的乡音、乡情、乡调
震撼着、温暖着、表达着两岸的民情民心
民愿。

究竟什么是民族化的要义？的确，高
甲戏独具魅力。且不提它源自几百年前的

“宋江戏”“戈甲戏”，时间与实践使它不断
丰富发展，使之愈加为讲闽南语的观众所
喜爱。从《围头新娘》的成功演出，我们可
以看到，闽南方言，当地风情，以南曲为
主，兼收傀儡调和民间小调的音乐融合在
一起，是那么浑然和谐，令人赏心悦目。譬
如，阿婆乌英对阿燕述说当年与丈夫分别
的情景：“阿公为我插发簪/手儿插发簪/
话儿比蜜甜/他夸我眉儿细细弯/眼儿溜
溜圆/口儿点点红/脸儿粉粉团/他说道，
无论过海走多远/都要天天把我念/夜夜
做发簪/悠悠岁月几十载/梦里恍惚常相
见”。阿婆在歌唱中，自己插上银簪，立即
进入虚幻的美好情景，6个红衣少女的满
头乌发上，绽放着粉红色的鲜花，银簪闪
闪，婀娜而来，围着白发苍苍的阿婆翩然
起舞，把一个少妇受到丈夫宠爱的幸福心
情，用变换的舞姿，娇羞的造型，脉脉含情
的眼神，朦胧地表达出来。这是阿婆用40
年来的回忆编织成美丽梦幻……这个梦
幻越是美丽，就越是刻画出阿婆内心的痛

苦煎熬。
银簪、红唇、弯眉、圆眼、粉脸，这就是

当时闽南百姓喜爱的美，少女们的低眉、
转身、背对、翩翩，这是当时闽南青年女子
对爱情含蓄的享受。这就是民族化特有的
情感表达方式。

高甲戏《围头新娘》的民族化还有更
重要的挖掘，那就是作为全剧架构的肇
始，是把敌方军人的遗体悄然埋葬，使之
入土为安。前面提到所谓“传奇”，并非仅
仅是传达奇事，而是“奇”字背后的“情”，
这个“情”字还联系着更加深刻的“理”。
阿婆对儿子说：“儿啊，想他家中也有老
母妻儿，咱不能眼看着他，在海中沉
浮。”这就是我们民族悠久良善的做人
准则与生活哲理——“仁者爱人”“推己
及人”。或许阿婆并未读过孟子、朱子，
但这已成为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这才
是戏剧艺术民族化的要义：用人民喜闻乐
见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去表达人民的思
想情感。

高甲戏《围头新娘》并非十全十美，但
是它在此时此刻的成功演出有特别意义。
剧中在描述上世纪80年代初期、围头村
与金门的经贸往来时，使用了这样的台
词：“明不通暗通，官不通民通”。本来，地
方戏曲就是表达民众愿望的，这出戏更是
如此，表现了当今时代的两岸民众拥有的
同一颗心。这颗心犹如升出海面的朝阳，
无人能阻挡它的光芒。

（作者系剧作家、戏剧评论家）

高甲戏新作《围头新娘》是一台动
人心弦的好戏。这部戏的内容并不复
杂，却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就题材而
言具备了史诗般的艺术品格。任何的剧
种都有讲好中国故事的任务。有的故事
可以发生在中国天南海北任何一个角
落，有的故事却只能发生在特定的地
方。《围头新娘》的故事，就只能产生在
福建海边晋江围头这个特殊的小村庄。
故事不大，但是从某种角度可以归于重
大叙事之列，因为它表现了20世纪40
年代到90年代海峡两岸近半个世纪的
历史变迁。

中国历史有着极大的特殊性。生活
在围头这个与金门咫尺相望的小村子
的人们，对两岸的政治和军事有着特殊
的敏感，所以才产生了围头新娘的故
事。故事讲述的是围头村一家三代人的
命运，他们的命运记录着两岸关系数十
年间变化和发展的脚步。

1949年某天，围头村的小商人洪水
智到金门做生意，战争局势突变，他再也
回不了家。妻子乌英天天到海边张望，期
盼能得到丈夫的消息，一等就是40年。
本来围头金门是一家，可无情的战争使
乡亲变仇家，被迫分离数十载，彼此咫尺
相望，却不能来往。1958年的“8·23”炮
战，万炮轰金门，围头成了“炮战第一
村”，洪卫国成了“战地小老虎”。即便如
此，围头和金门老百姓的乡情与亲情是
割不断的。洪水智的儿子洪卫国带领女
儿洪飞燕，在海上和金门的渔船相遇，一
见面，才发现彼此并不是仇敌。

1979年元旦，大陆停止了对金门
的炮击。两岸老百姓都盼望“三通”。“三
通”的实现是缓慢的，但民间的“三通”
却比官方快得多。“明不通暗通，官不通
民通”，围头和金门占据着特殊位置，自
发地在海上进行贸易往来，政府支持围

头率先建立海上民间小额贸易试点，不
仅有相互贸易，而且有了通婚。于是产
生了围头姑娘洪飞燕和金门青年唐越
相识、相爱、相恋而终成眷属的故事，围
头成了“两岸通婚第一村”。

《围头新娘》生动而准确地表现了
两岸关系发展不同阶段的历史真实，告
诉我们中华民族是一家，祖国必须统
一，祖国一定会统一，这是不可动摇的
民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该剧剧情有
极大的真实性，因为这样的故事不仅发
生在围头，而且全国几十万个家庭，都
曾经历过和乌英家一样的离合悲欢。这
是此剧典型性之所在。剧中的人物大多
是鲜活的，勇敢、热情、敢于追求理想和
爱情的围头女儿洪飞燕，给人留下深刻
印象；数十年痛苦地思念丈夫的乌英，
生动感人。此剧最关键的一个细节，是
洪卫国遵照围头当地的习俗，冒着风险
埋葬了国民党军官唐建华。正是这个行
动，使得洪飞燕和唐建华的儿子唐越的
爱情与婚姻成为可能和必然，故事也更
具传奇性。

高甲戏是福建闽南较为接地气的
戏曲剧种。导演怀着对戏曲艺术的尊
重，对高甲戏艺术的尊重，努力地把这
一台现代戏做成体现高甲戏神韵的戏
曲。比如，渔民驾船出海，舞台上的船是
制作了和传统表演的砌末“云片”同样
符号性质的“船片”。船片的舞动和拼接
使得海上行舟实现了象征化，这一点足
以显现戏曲的艺术特征。高甲戏的丑角
艺术是非常高超的，一直为人称道。导
演充分调动丑角的功夫，不仅让成群的
渔民渔妇做出了丑角的身段，而且阿彩
婶演出了媒婆丑的精彩。上世纪90年
代后随着海峡两岸人员交流的日渐活
跃，有了男女通婚的个例，还出现了一
群媒婆。这群丑角的精彩表演，给郑重

而沉重的戏剧主题增添了几分喜剧色
彩，使观众的心情得到必要的调节。

如果说此剧还有什么需要斟酌和改
进的地方，我想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一
是洪飞燕和唐越的爱情的表现。一见钟
情固然是可能的，但是洪、唐见面之后的
双方十年坚守、不婚不嫁，则有些过于理
想化和简单化。二是周永平的形象。剧中
的周永平是一位思想开放、通情达理的
党支部书记，是关系全村群众行动的决
策人。他也喜欢洪飞燕，在婚姻问题上是
很有竞争力的，乌英也很欣赏他，但是他
却主动放弃对洪飞燕的追求，一力成全
洪、唐的婚事。这个形象漂浮在舞台上，必
须让他充实起来。三是洪卫国心理和行
动的表现。他是当年给前线解放军送炮
弹的“战地小老虎”，是一个上了国民党黑
名单的人物，转而成为国民党军官遗孤
的老丈人。这个转变对他来说反差太大，
对比度太大。按理应该有激烈的心理矛
盾和斗争，那正是此
剧戏剧矛盾可以开
掘的地方，可惜在剧
中并没有足够的表
现，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故事的可信性。

这台戏令人感
到震撼、愉悦，让人
在艺术欣赏的同时
产生不同层次的思
考。比如，尾声所唱

“问君何时返家门”，
祖国何时才能统一？
海峡两岸究竟会以
什么样的方式走向
统一？这是每一个观
众都会思考的。

（作者系中国戏
曲学院原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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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晋京演出的高甲戏《围头新娘》，历经数年打
磨，日臻精美。在我看来，此戏在新时代中国戏曲舞台
上，具有珍贵的独特价值，因而占有一席重要地位。

首先是题材的独特性。《围头新娘》讲的是发生在
围头村的中国故事，而围头村位于福建省晋江市金井
镇，虽面积仅有3平方公里，海岸线绵延6公里半，但
地理位置特殊，它东临台湾海峡，距台湾地区台中市
92海里，南与大金门岛仅距5.2海里，北靠泉州，是祖
国大陆距大金门岛最近的渔村，具有得天独厚的“对
台、面金、傍海”的区位优势，英雄模范辈出，旅游资源
奇特，素以“英雄的围头”“美丽的围头”闻名中外。正因
如此，发生在围头村的围头新娘的动人故事，才在新时
代反映海峡两岸题材的文艺作品中具有不可替代性，
才在内蕴此类题材的历史内涵、文化意义、人文精神和
情感基因方面有了独特的深度、广度和力度。此前，我
们也曾看过表现此类题材的一些文艺作品，但其题旨
大多止于揭示从“寻亲到团圆”再到“两岸一家亲”，这
当然是需要的。但《围头新娘》却实现了新的突破和超
越。如果说，它通过乌英40余年对因政治原因被分离
在台湾失去音信的丈夫的矢志不渝的深情呼唤这条重
要的叙事线，独特而感人地表达了此前同类题材已经
反复表现的题旨，那么，另一条交织相伴的更重要的叙
事线——围头新娘洪飞燕与金门才俊唐越从海上相遇
相识到冲破阻力相恋结合的敢为天下先的故事，使全
剧的题旨大大深化，不仅是“从寻亲到团圆”再到“两岸
一家亲”，而且进一步深刻揭示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
体”的新时代主题，启迪人们在“战争与和平”“政治与
民生”“同根同脉与文化基因”“人性与人情”等新时代
的社会现实课题上深长思之。所以，《围头新娘》在时代
性上颇具胆识的新探索，值得珍视。

其次，《围头新娘》在艺术和美学方面的创新也具有
独特的价值。福建乃戏曲大省、强省，高度重视地方戏曲
的传承和创新，是新时代福建党政领导的优良传统之一。数年前，福建晋京
汇报演出的闽剧、莆仙戏、高甲戏、歌仔戏等地方优秀传统剧种，就曾在京
刮起过“福建地方戏曲旋风”。高甲戏形成于明末清初，是闽南方言地区最
大的戏曲剧种，流行于泉州、厦门、漳州等闽南地区和台湾地区，它产生于
民间，植根于民生，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它拥有的900多个传统剧目，大多
采自史书、小说、传奇和民间故事，行当主要分为生、旦、净、末、丑、杂等，尤
以丑行见长，生活气息浓郁。在新时代，高甲戏如何守正创新，如何表现新
生活？是高甲戏面临的严峻时代课题。《围头新娘》在这方面进行了成功的
艺术创新实践。编剧陈欣欣以可贵的对高甲戏审美优势的文化自信，坚持
走自己的路，立足于自1958年“8·23”炮战后40余年海峡两岸关系的历史
风云，通过两条叙事线的交织，两代人观念、情感的嬗变，大胆设置了“偷埋
国民党连长浮尸”“官不通民通，民不通暗通”这样的独具人性和民心深度
的“风险情节”，寓重大的时代主题于平民故事之中，可谓立意高、选材严、
开掘深。而导演郭小男更是谨慎地尊重和彰显高甲戏独具的审美优势与艺
术风格，相当完美地蹚出了一条以高甲戏表现新时代的守正创新之路。他
曾说：“戏曲艺术守正创新，就是要做到旧中出新，新中见根。”他在《围头新
娘》的创作中正是这样践行的。他以深厚的中华传统美学修养和颇为娴熟
的审美创造技法，在全剧的整体把握、舞美设计和意境营造上，在托物言
志、寓理于情上，在以戏曲程式表现现实生活上，都匠心独运，韵味无穷。可
以说，《围头新娘》开拓了传统高甲戏现代化的新生路。

当然，《围头新娘》在剧目的精心打磨和审美表达的提升上，尚可更上
一层楼。但可以期待，它将是载入中国高甲戏守正创新历史上的一部标志
性作品。

（作者系文艺评论家、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5周年之际，3月15日至16日，由泉州市

高甲戏传承中心创排的高甲戏《围头新娘》在北京中央歌剧院上演。

该剧取材于围头新娘的真实原型，以海峡两岸发展的历史为背景，以

奶奶乌英和孙女飞燕两代围头新娘的婚恋经历为主线，展示两岸同胞

携手共建家园的感人故事，反映出海峡两岸由隔绝到和平发展的历史

变迁。本报刊发部分专家评论，以飨读者。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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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地理位置独特，不仅承载着
丰富的本土文化，还肩负着特殊的文
化使命与政治担当。高甲戏《围头新
娘》不仅是戏曲艺术的明珠，更是两岸
情感交织的桥梁。该剧通过独特的地
缘撬动商缘，以割不断的血缘引发情
缘，讲述了从1958年到1990年，福建
晋江围头村与金门之间，家族、恋爱以
及社会发展所交织出的一段动人故
事，奏响了跨海情与家国梦的交响曲。
剧中主人公洪飞燕的成长是两岸关系
微妙变化的缩影，在炮火连天的年代
背景下，个体命运凝聚着族群情感和
民族认同。

剧中飞燕的奶奶乌英用放风筝这
个简单而又充满期盼的行为，试图与
失散的亲人建立联系。而她的儿子“战
地小老虎”洪卫国的坚毅与勇气，象征
着当地人对保护家园的决心。飞燕不
忍心看奶奶每日在海边思念爷爷，便

踏上了海上寻亲之路。每个角色都以
独特的方式展现着对生活的不同态度
与对未来的无限憧憬。随着故事的推
进，我们看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机遇，
也看到了围头村民与金门渔民之间，
由贸易逐渐建立起的友谊与信任。周
永平书记的梦想与规划，展示了当时
领导者的眼光与担当。他提出的海上
民间贸易与两岸通婚的设想，帮助飞
燕与台湾青年唐越的爱情跨越海峡，
超越战争与历史的分隔，成为两岸民
间交流中最温暖、最直接的证明。《围
头新娘》在一场隆重的海上婚礼中走
向高潮，这不仅仅是飞燕与唐越两人
的结合，更是围头村与金门之间和解
与团圆的象征。而乌英独自坐在船头
放风筝的画面，则如同一位无名的诗
人，在历史的长河里吟唱出属于两岸
人民的希望之歌。

《围头新娘》摒弃了以老兵或社会
名流为主角的两岸题材，转而以一个
普通的围头村船家女飞燕作为故事核
心。这种人物设置赋予了剧作丰富的
个性化和深刻的人性化效果。剧中的
角色不再是抽象的概念群体，而是拥
有自己故事和特点的“小人物”。这种
叙事策略使得每个角色都成为故事发
展中的关键，他们的情感、行动和决定
直接影响着故事的推进，也使观众能
够与之产生共鸣。通过对飞燕、乌英、
唐越、周永平等角色的刻画，展示了普
通人在历史洪流中的生活状态和个人
命运，强调了个体经验在历史叙述中
的重要性。

此外，该剧还深入挖掘了妈祖文
化在当地居民心中的影响力，以及这
一信仰在两岸关系和解过程中发挥的
作用。剧中，妈祖不仅是保护渔民安全
出海的神明，也成为联结两岸人心、促

进文化交流的精神象征。乌英的行为
体现了妈祖文化中“立德行善”的核心
价值观，这一角色以超越时代背景的
意识，坚持要为“敌人”提供体面的葬
礼，展示了浓厚的人文气质和尊重生
命的普遍情怀，凸显了妈祖文化中的
大爱与和平。

闽台之间的文化交流使得妈祖文
化成了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民众共同的
精神支柱。剧中多次提及和表现妈祖
文化，以此强调“自由、多元、包容、共
赢”的文化内涵，同时与“和平合作、开
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
之路精神相呼应。这些都表达了人类
追求共同价值与和平的愿望。因此，妈
祖文化在剧中不仅是文化背景的一部
分，更是带有强烈人文色彩的纽带，联
接着两岸民众的心。

《围头新娘》着力发掘本地文化资
源，题材新颖独到，导演手法流畅。作品
通过空间转换与场景变化，将观众带入
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以此构建出跨越时
空的叙事结构，增强了戏剧性和艺术表
现力。同时，主演陈情瑜饰演的洪飞燕气
质传神，形象动人，唱做俱佳，形象鲜明。
演员陈娟娟在剧中饰演的乌英也让人印
象深刻。她以真挚、深情的表演把每一个
情感支点都演出了光彩，向我们展示了
优秀演员的精纯内功。

总体来看，《围头新娘》在戏剧舞
台表现和叙事深度上已有了一定的
基础，但仍有可提升空间。笔者认为
该剧的文本可以更加活跃丰富，加强
情感表现的浓度、深度，把“戏”进一
步挖出来，让人物丰满可爱起来。经
过细致的打磨，《围头新娘》将愈发标
致惊艳。

（作者系《中国戏剧》编辑部副
主编）

高甲戏《围头新娘》

演绎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历史情缘

奏响跨海情与家国梦的交响曲奏响跨海情与家国梦的交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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